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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雪的憂鬱 

 

這些天，格奈娜老覺得心慌。  

她今日，原本和家僕一道在外溜噠，想挑個送給朋友的禮物──那個朋

友是她搬到蘭島王城時第一個結交的友人，也是個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孩

子。不過他是男的，沒有一份不合年齡的嚴肅氣，這對於從小就生長在軍

人家庭的格奈娜來說，是很稀奇，也很好玩的事。  

應該說，只要跟那男孩在一起，就能讓她開心。他總有新法子哄她開

心。  

但她已經三天沒去城郊找他了。  

此一時際，她手中原來拿著一個作工挺精細，外型漂亮的音樂盒，飄

著原木的氣味，悠揚的樂音自琴箱中傳出，現在是大白日，但這陣琴韻卻

予她一股朧月的蒼涼。倏然，她低呼一聲，左手緊揪住心口，不明白為什

麼心口一股一股痛。她叫旁頭的女侍幫她把音樂盒擱回去，她還太小，構

不著三層櫃子的高度。  

女侍有些困惑。「不買嗎？小姐？」  

「我們……我們回去，買東西，不急。」她雙眉緊蹙，預感有什麼大

事要發生。這是種壞朕兆，想來她先前有過這種感覺，是在兩年前。而她

最喜歡的娜迪，一條雪白色的母獵犬，就突然得了急病死了。  

現在的她還未意料到，自己的預感竟會這樣準。  

準到她無法原諒自己的地步。  

 

※              ※             ※  

 

半個月後，蘭島王城外南邊矮丘。  

「所以說，妳就這樣把長髮剪了？」  

一個棕髮綠眼的男孩，上一刻那雙翡翠綠的眸子中還存著某種戲謔，

現下卻被滿滿的震驚和憂慮取付。「妳……唉……真抱歉，我不太會講話，

不知道說什麼來安慰妳，更何況……」  

格奈娜轉項看著低下頭去的男孩。他向她說過他是旅行藝人的兒子，

但她叫他露個幾手，他總是推搪不肯。  

那男孩一向都快活的模樣，縱使是被父親慘罵一頓，也沒有半分難過

的神情，甚至還能反過來逗她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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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望著他卻為了她的事面顯苦色，格奈娜覺得空盪盪的左胸，頓時有

什麼東西進駐，熱暖暖的，她也說不分明。  

她躊躇一會，拿出藏在身後的紙袋。  

「雖然你的生日已經過了，但我還是挑了個禮物給你。」她將紙袋交

給他，看著他初始大惑不解的模樣，而後，他竟笑出聲來。  

「妳記錯了，哈哈，我的生日是兩個星期後呢。」  

男孩接過禮物，笑覷著格奈娜的瞠目結舌。「我還是頭一回瞧見妳這呆

模樣。」他說，不意外她會臉紅。  

「我……」她胸中堵著一口氣，想反駁，卻又不知如何應起。  

「但我還是不明白妳為什麼要因為妳媽媽去了綠茵之地，妳就得把頭

髮剪短？」男孩卻先將禮物擱到一旁，身子往格奈娜靠去。「妳以前那樣多

好看？洋娃娃都沒妳漂亮。」  

她推開他，雖然彼此之間還有一條胳膊的距離。「你不先看我的禮物？」 

他不作聲，凝睇著她，彷彿想從她身上找尋到什麼。  

他那雙眼睛，真駭人，她只覺得自己無法直視那雙眼，在逆光下，她

無所遁形。就連充塞心內的悲傷，和方才的異樣感覺，也盡被吸納到那兩

汪深潭中。她啞了，得過了好久，才會驚覺自己像是著了魔。  

她掀唇，卻過了半晌才發出聲音。「你……你再這樣，我就先走了！」 

「我哪樣了？」男孩順著她的視線看過去，才發現那禮物。  

當下，男孩拿出禮物，拆了包裝，將音樂盒在手中轉了又轉，一頭霧

水。「妳送我這什麼東西？」  

「音……音樂盒呀……」她支吾著。  

男孩聞言，隨後大笑出聲，彷彿適才的憂鬱和認真全都是演出來的。

她心底窘悶極了，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制止他，只得放任他爽朗的笑音隨風

掠過耳廓，不知怎的，她竟覺得舒服。  

男孩笑夠了，興許是知道自己笑得渾沒禮貌，旋即清了下嗓，撇頭看

著頰心嫣紅的她。  

「告訴我，是誰要妳送這個給我的？」  

「我……我自己要送的。」格奈娜回頭，對上他一雙噙笑的綠瞳，趕

緊又轉回來。「我覺得這東西很漂亮，而且它的聲音……」  

此刻，男孩已經旋了發條，樂音淌出，如一泓清泉，一縷薰風，滴溜

溜轉過她心頭。她偷覷他一眼，發覺他也在看著她，大剌剌的，她感到面

皮又一陣燥熱，連忙又掉過頭，但他卻開口。  

「這是異鄉的夜曲呢，妳不知道嗎？」  

「我……我只記得這旋律我小時候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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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難過，妳從北方來的嘛，這就是北國的曲子。」男孩恍然說道，

笑得天真。「妳知道曲子的故事吧？」  

卻沒意料到她搖起頭來，男孩似乎有些訝異，但也沒多問什麼，直接

講起故事：「有個男人，他是個吟遊詩人，有一天流浪到了北方國度，他人

生地不熟，卻在近郊尋到間廢棄空屋，他把那當自己的家，卻覺得自己好

寂寞，趁著一天放晴，他作了個雪娃娃，在家門前，每晚他都吟唱著樂曲，

用把老琴伴奏，約莫一年後，他夢中總會見到個女孩，她唱歌，而他奏琴，

他每每問那女孩的來歷，但她總是搖頭，她也不會說話，只會唱歌。」  

格奈娜眉頭一緊，忙著揚掌插嘴道：「我……我聽過那故事，我想起來

了，但結局好可憐的……你別講了。」  

男孩愣住，旋即抱歉似笑笑。「瞧我，真的不會講話，妳好不容易打起

精神，我又害妳難過了。」  

她曲起腿，將下頷擱在膝頭。「這不是你的錯……」  

「其實我沒有媽媽呢。」  

格奈娜聞言，有些吃驚地瞅著他，但他只報以淡然一笑。  

「我父親管我管得可嚴了，但他愈管，我就愈不服從……」他欲言又

止，話音一到了喉間又被硬生生塞回去。格奈娜想問，但她清楚這不是她

有權力明白的角落。  

人的心間總有些晦澀的角落，她得過了好多年以後才會幡然領悟。  

此時，男孩又旋緊音樂盒的發條，音樂盒上的華麗馬車緩緩轉動著大

輪，像能把人載到某個夢想裡去。  

「妳要我回答問題，我全答了，但妳呢？妳還欠我一個答案。」  

「答案？」她偏著頭問，不明白他的話。  

男孩嘆口氣。「妳為什麼剪頭髮？以前那樣多好看。」  

格奈娜眸光黯下，趑趄了片刻才回答。「……是父親要我剪的，他說一

個男孩子，不能留長髮。」  

「男……男孩子？」男孩顯然挺吃驚，一雙眼不住瞟著格奈娜看。  

「我當然不是男的，但是我父親想把我當作男的。」  

「妳父親幹嘛這樣？」男孩問出口，卻察覺格奈娜神情有異，連忙轉

圜道：「妳可以不用講……」  

「我父親是個軍人，有望升為皇宮侍衛長。」格奈娜的聲音毫無情感，

甚至帶點無力的憤恨。「從小，因為我是獨生女，父親總用他對待軍人的眼

光來審視我，他甚至不叫我的名字，完全把我當個兒子來看，我能留長頭

髮，還是因為母親求他，他勉為其難答應的……」她咬著唇，鼻間一縷辛

酸味激得她眼疼。「母親走了，我當然沒有留頭髮的理由，你知道嗎？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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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天還差點從馬背上摔下來……我才十歲啊，為什麼得受這種痛苦？」  

「妳……妳別哭了，喏，拿去。」  

格奈娜接過男孩遞來的手帕，有些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旅行藝人的小孩

會隨身帶這種潔白的巾絹，一擦，這還是上好的絲料。  

「謝……謝謝……」她說。  

「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苦衷，妳很難過，想必妳父親也不會好受

到哪去。」男孩似乎想到些什麼，頓了下又繼而開口道：「不過，妳明明這

麼可愛，哪有這麼可愛的小男孩，」  

格奈娜一聽，破涕輕哂。「是呀，你比我可愛多了。」  

孰料男孩不出聲，又開始盯著她看；格奈娜不想重溫適才那種感受，

趕緊出聲喚他。「哎，你……你說些話啊。」  

「行，只要妳笑一個給我看。」  

格奈娜覷著男孩突如其來的認真，不禁迷惘。「啊？」  

「我只要妳笑一個給我看。」男孩的語氣執著，大有妳不笑我就閉嘴

的意味，格奈娜只得無奈地笑了笑，男孩拍拍她的頭，輕輕地。  

「這才是我的好女孩。」驀然，他看向西天雲彩，暮色有些濃了，他

問她。「妳要不要走了，我送妳一起回去。」  

「不……我不想回去，讓我在這裡多待一會兒吧。」她打了下哆嗦，

但這明明是個溫暖的黃昏。  

男孩顰眉。「妳不怕有野獸和壞人嗎？」  

「這裡不會有野獸的，至於壞人……」格奈娜身手俐落，只見一道閃

光掠過，她右手已多了把鋒利匕首，在夕光下閃出冷冽。「這就夠了。」  

男孩苦嘆一聲。「那我走了。」旋即，他跳下矮坡，身法靈活，她看傻

了瞬間，待到憶及還沒問出口的問題，她不禁懊惱嘖了聲。  

「唉……我又忘了問他的名字。」  

 

※              ※             ※  

 

寬廣的長廊上，響起一陣跫音，雷響似的，一下下都震在人心上。  

「格雷，格雷！」大腳一跨，侍衛長勞爾看向前，不意外自己女兒會

待在後院練劍。「妳還在這，格雷，我方才叫妳，妳怎麼都不應聲！」  

「我不是格雷。」格奈娜收起劍，臉色冷峻。「父親，我是格奈娜。」 

勞爾不理會她的糾正，置若罔聞。「今天要去教堂，妳怎麼不先在外頭

等我？」  

「因為父親明日要驗收成果，我不能浪費任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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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臉色都不好看，彷彿這兩人根本不是父女，而是對仇家。過了良

久，勞爾鼻間哼一口大氣，拋下一句話。  

「我先去外頭馬車那等妳。」  

他大步邁離，她聽著父親的腳步聲愈來愈模糊，格奈娜摔下手中沉重

的劍，她的手上盡是紅腫的繭子，眼中的景物，也愈來愈模糊。  

 

※              ※             ※  

 

一進教堂，她就發現他了，那男孩。  

她沒想到竟會在教堂看見他，更沒想到會見到他和其他孩子玩得好開

心，那種氛圍刺在她心上，微微震顫的麻疼，帶點窒悶。  

勞爾發現她的心不在焉，在神父唸主禱文時打了她肩頭一下。「我們在

禱告，專心些。」  

格奈娜應了聲，但閉起的眼仍會偷偷打開，目光往他的身影追去，他

似乎沒發現她……這也難怪，畢竟從他的角度看，她恰好被父親的魁偉身

子給遮住了，更何況一般孩子都不敢看向她父親。  

仙她介懷的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小姑娘，她知道那身黑衣飾是葛爾蘭神

職人員會穿上的，卻不知道她為什麼會穿著那套衣服。  

那小姑娘沒有玩遊戲，坐在一旁木排椅上，手中拿著經書，但眼睛卻

是看著那笑鬧的男孩。  

和她一樣。  

猛然意識這點，格奈娜收回視線，卻怎麼也無法平靜，後來回到了家，

亦無心練劍，就躺在床上，看著自己的手繭，旋即翻身下床衝到鏡子前，

瞪著自己比男孩還短的藍銀頭髮，眼神空洞。  

她沒再去找他，自這天以後，她不想再見他了。  

但卻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場合上遇見了他。  

「嘿，勞爾，這是我兒子，應該和你女兒差不多大吧，今天就是他的

生日宴會，彼此認識一下吧？」  

格奈娜瞠大了眼，不能理解為什麼會在這碰見他，又為什麼蘭德爵士

竟會將手搭在他肩上，介紹說這男孩是他的「兒子」。  

「希洛，跟人家打聲招呼啊。」  

「格雷，不跟小男爵行個禮嗎？」  

兩方父親異口同聲，渾然沒覺察到此刻的異樣：希洛也瞅著格奈娜看，

一臉驚訝，卻遠不及格奈娜的震憾。  

她被騙了，被騙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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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這矮丘是我的地方，妳怎麼可以未經我允許就坐在上

頭啊？」 

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講話，她仍記得好清楚，包括他的一笑一顰，甚或

是一句捉弄的揶揄。  

但這全是騙人的，包括什麼旅行藝人的爛謊話。  

她早該明白，有太多蛛絲馬跡，可是為什麼以往她卻見不到？  

父親一聲吼，把她的心神震回。「格雷！妳怎麼在發呆……」  

「我不是格雷，父親，你究竟要我講多少遍！」格奈娜喊了回去，她

根本不敢抬頭瞥向父親，身子一轉，直向外頭跑去，在場的兩個大人都木

著了，希洛也怔了下，旋即追了上去。  

 

※              ※             ※  

 

夜色積漸深沉，但在城外不遠處的某處矮丘上，卻隱約有零星火花。  

她蜷縮在一棵白楊樹下，樹蔭遮去了她頭頂的月暈及星光，她抱著自

己的身子，幾乎要睡去。  

但一道窸窣聲響卻使她將睡意驅逐。  

「妳還真的在這。」一看，是希洛，他瞧上去有些疲累，連話音也帶

點沙啞。「要是我沒來這找，妳豈不是要睡在這了？」  

她不答話，轉過頭去。  

「喂，我為了找妳，鞋底都是泥濘，還被石子絆倒了三次，妳就算生

氣，也不能讓大家都找妳找得很幸苦啊……」  

「你為什麼沒告訴我你是什麼男爵來著的，還騙我是旅行藝人！」  

格奈娜展眼抬頭，卻悚然一驚，因為希洛已欺到她身前，他目光炯炯，

比星宿還燦爛。  

「妳很生氣嗎？」  

她哼聲。「誰不會生氣！」  

「我以為……妳很高興。」  

「我為什麼要高興？有人被騙會高興的嗎！」  

「但是我先前有好多玩伴，他們知道我是男爵以後，有的是高興，有

的是害怕，就沒一個人是生氣。」他撓撓頭，話間有絲懇求。「回去吧，妳

父親也在找妳呢。」  

她想都不想，直接脫口回駁。「但他找的不是我！是個叫什麼格雷的傢

伙，不是我……」  

「格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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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洛喚出她的名字，她默然半晌，旋即望向她，微啟的唇好像有些話

想講，卻又遲遲不出聲。  

「別那麼吃驚，我當然知道妳的名字，我又不是笨蛋。」  

她吞口水，發現這男孩遠比她所想的還……深不可測。  

「你今天才知道的嗎？」  

「妳來這矮丘第三次後，我就知道了。」希洛索性坐到她身側，擒住

她手腕，不准她避開。「我父親跟我講過從北方來的侍衛長有個女兒，瞳色

和髮色一模一樣，冷冰冰的顏色，但是長得很漂亮，長大一定是個美人。」 

她對此嗤之以鼻。「哼……美人又怎樣，臉能拿來打仗嗎？」  

「人們總喜歡看美女的。」  

「那我就偏不讓其他人看著我的臉，行了吧？」她起身，卻發現希洛

還抓著她的手，害她一個重心不穩差點向前栽去。「放開。」  

「妳要回家嗎？」  

「我回不回家關你什麼事？我受夠了！憑什麼要我當一個不存在的

人，我為什麼不能是我自己？女人，女人又怎樣！女人不能打仗，不能作

戰嗎？只能洗衣煮飯帶孩子？」  

「我沒這樣講。」  

她甩著他的手。「那就放開我。」  

未料他竟在下一刻哼唱起音樂盒的旋律，那首藏著一段心傷的夜曲。  

她癡了，停下動作。不是因為他唱得好聽，而是因為他的神情，她說

不上來，只知道內心一把怒火頓時被澆淋，另一種揪心的感受擒住了她。  

他一曲唱畢，笑著開口。「還記得我同妳講的故事嗎？」他也起身，站

在她身側。「妳就像那雪娃娃，堅強卻脆弱。」  

他明明還比她小一歲，為什麼他站在她身邊，竟能把她身前的星光都

擋住？「我……我才不脆弱。」  

連她都覺得自己像個小女孩般耍倔強……但她不小了，她十一歲了。  

「妳怎麼不脆弱，太陽一出來，妳便融化了。」希洛拍拍她頰心，露

出笑靨，他的笑幾乎害她停了呼吸。「相信嗎？我或許是個太陽噢，哈哈。」 

她忘了那時的自己是怎麼回答的，或許，她只賞給他一聲冷哼，便背

身走遠，頭也不回。  

她開始學習戴頭盔，雖然戴那玩意，好重，也好熱。  

但她父親卻喜歡。  

「格雷啊……好，這麼小就知道要戴頭盔，不愧是我們家的孩子！」  

格奈娜對此只能輕輕一哂，再不多話。  

其實，她知道自己總有完全拿下頭盔的一天。  



第 8 頁 

 

六年後，在某個風狂雨驟的日子，她站在城牆上，遠眺著蘭島王城，

以及在城郊，那個植有大樹的矮丘。  

驀然，一把聲音繃斷了她的冥思。  

「我就知道妳在這。」總是帶笑的語音，漫不經事，卻又成熟歷練。  

她不用回頭，也知道這男聲的主人是誰。  

 

 

 

【完】  


